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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在大地深处，听见黄河转身

黎明的聊城是从水中醒来的。
“江北水城”仿佛整夜都枕着波光而眠。主

城区内，徒骇河、京杭大运河等十条河流如时光
的丝线穿街过巷；东昌湖与望岳湖则如大地的褶
皱，在静默中荡漾千年。晨光初透，整座城浸润
在湿润的光晕里。河流漾开朝霞，湖泊收拢天
光，水与城浑然一体，分不清是城浮于水上，还是
水融于城中。

如果用手触摸湖面，望岳湖传递的是长江的
温润——它来自汉江，来自丹江口，带着秦巴山
地的雨意与荆楚大地的雾霭；东昌湖则涌动着黄
河的厚重——它从黄土高原裹沙而下，每一粒泥
沙都刻着鄂尔多斯的风声与河套平原的日照。
在这两座看似平常的北方湖泊里，中国两大母亲
河完成了跨越千里的握手。

更深的秘密埋在水底。地质图谱显示：湖床
之下七米处，是明代永乐年间疏浚的运河故道；
再下十五米，是北宋黄河决口留下的淤沙层；继
续向下，至湖底四十米深处，钻探发现了西汉黄
河主河道的遗迹——那些被压实了二十个世纪
的沙粒，依然保持着河流奔涌时的姿态。

这不是一片简单的土地。它的平静之下，凝
固着黄河七次改道的历史，镌刻着运河四百年的
航运记忆，蕴藏着地质年代里的矿藏与古湖。当
我的目光从水面移向远方，我知道，我要书写的
不是风景，而是一部大地本身写就的史诗——一
部关于“山水林田湖草沙”如何在此交融共生的
自然篇章。

山之章：大地深处的年轮

聊城没有山——至少在地表之上。
驱车行驶在这片华北平原最平坦的区域，

地平线永远是一条柔和的弧线，天空以最完整
的方式笼盖四野。但谜一样的故事，发生在地
平线之下。

在聊城地下八百五十米至一千七百米的岩
层间，沉睡着另一座山脉。它由“乌金”铸就脊
梁，以“铁骨”构筑框架，凭“热血”奔流其间，是
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倒置的丰饶之山。

据勘查统计，在莘县、阳谷、茌平等地地下
八百五十米至一千两百米处，蕴藏着17.75亿吨
煤炭，经济价值以千亿元计，部分矿体因与城市
叠压而被作为战略资源封存。一座绵延数百平
方公里的“乌金山脉”正在沉睡。更深处的一千
四百米至一千七百米，高唐县郭店村地下，埋藏
着国内罕见的优质富铁矿，平均品位高达53%，
储量超5000万吨。与此同时，遍及全市的地热
资源，总热量折合 174.6 亿吨标准煤，正被开发
为清洁能源，用于供暖与农业。此外，这里还有
丰富的岩盐、油气与优质矿泉水。

翻看这些数据，仿佛听见地心的脉搏在纸
间跳动。每一个数字都是一块拼图，最终拼合
出一幅壮丽的地下山河全景。这里没有巍峨的
地表峰峦，却拥有更厚重的“资源海拔”与“价值
深度”。

“地上无山，地下宝山。”不再是一句修辞，
而是对聊城地质禀赋最精准的概述。这座宝
山，由古老的森林化石构成基座，以钢铁晶体支
撑框架，汲取不息的地热流体维持体温，更借
盐、气、水等多种矿藏雕琢其肌理。

它沉默，却无比富饶；它深藏，却时刻准备
为地上的生灵提供光、热、力与根基。这份深埋
的丰饶，是自然亿万年酝酿的馈赠，也是聊城未
来发展中一台坚实的、充满潜力的地下引擎。

水之章：黄河与运河的千年对话

如果要为聊城选择两个最重要的年份，我
会选1194年和1289年。

1194 年，黄河于阳武（今河南原阳一带）决
口，主河道南迁，夺淮入海。但在聊城，黄河留
下了它最慷慨的馈赠——那条流经七百余年的
故道，淤积出厚达十米的肥沃土层，以及一条深
埋地下却依然活跃的“水脉”。这片看似失去黄
河的土地，实际上将黄河永远拥入了怀中。

1289 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开凿会通河。
这条京杭大运河的关键河段纵贯聊城二百余公
里，从此，这片土地被纳入帝国最庞大的交通网
络，成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

两条河，两种命运，在此交织。
黄河，狂野收敛处，是万家灯火的安宁。
在陶城铺引黄闸，我见到了黄河最温顺的

模样。这座1958年建成的水利枢纽，控制着向
聊城输水的命脉。闸门开启时，黄河水以每秒
五十立方米的流量涌入引水渠，浑浊的水体在
阳光下泛起青铜色的光泽。

黄河水有脾气。汛期含沙量可达每立方米
五十公斤，稠如泥浆。在位山灌区的沉砂池，黄
河水在此减速、沉淀，然后继续前行。有人曾展
示两张对比照片：一张是上世纪70年代的盐碱
地，白花花一片，几乎寸草不生；另一张是今天
的万亩良田，玉米在风中翻涌成绿色的海浪。
没有黄河水压碱洗盐，就没有这一切。黄河改
道走了，但它的水仍在养育这片土地。

运河，波光流转中，闻商贾云集的船歌。
如果黄河代表自然之力，那么运河就是人

类意志的纪念碑。
在临清运河钞关旧址，青石板路上深深的车

辙印是数百年间独轮车轧出的痕迹。南方来的

漕粮、北上的瓷器、西来的药材，都曾从这里经
过。明清鼎盛时，临清“商业发达，手工业兴盛，
城市繁荣，有‘小天津’之称”。

在阳谷县阿城镇，可见运河的另一种遗产。
这里是会通河与黄河故道交汇处，古老的码头石
阶已被岁月磨得光滑如镜。几位老翁坐于石阶
垂钓，钓竿指向的，是静止水面下依然流动的历
史。“运河断航了，但没断根。”其中一位老者说，

“你看这水，南水北调的长江水来了以后，它又活
了。”

的确，不远处，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输水渠
与古运河平行延伸，现代水利工程与古代运河遗
产展开了跨越七百年的对话。长江水通过这条
新“运河”北上，一部分注入古运河河道，让沉睡
的水系得以重新呼吸。

水之交响。
在聊城市水利局的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全

市水系图。蓝色的线条错综交织，犹如大地的血
液系统。这里常年调度的是“三合一”的水源：其
中黄河水和长江水等客水占比超过了85%，加上
本地的地表水，三条水源在二十一座水库与无数
沟渠中混合，最终输送到每一块农田、每一户人
家。

两条河，一条野性收敛，一条文明延续，它们
在此和解，共同完成对一片土地的滋养。这不是
简单的共存，而是深度的交融。

林之章：风沙线上的无声战争

外地人很少知道，聊城曾是华北平原著名的
风沙区。

在冠县毛白杨林场黄河故道防沙治沙展览
馆里，陈列着上世纪 60 年代的老照片：沙丘绵
延，农田被掩埋，村庄的土墙被风沙啃噬出锯齿
状的边缘。一场大风过后，人们须用铁锹将沙从
门口铲开才能出行。

改变始于一片年轻的树林。
上世纪70年代，聊城启动了规模空前的防

护林工程。第一批造林人开始了与风沙的较
量。“我们那代人，几乎全民种树。春天挖坑，夏
天浇水，秋天补苗，冬天防冻。手指上的老茧，到
现在都没褪。”林场一位老职工回忆。他带我去
看他亲手种下的第一批毛白杨。几十年过去，有
些树已长成合抱之粗。

几十年接力奋斗，三代人矢志不渝。面对黄
河改道遗留的茫茫沙海，聊城国有林场人展开了
一场重塑山河的绿色长征：

第一代林业人拓荒缚沙，奠基立网。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他们在“风起沙扬”的困境中，凭铁
锨、扁担向流动沙丘发起冲锋，栽下第一批防风
固沙林。随着联合国粮援项目等工程落地，以国
有林场为基点的生态防护网络初步形成，锁住了
风沙的咽喉。

第二代林业人科技兴林，绿富同兴。以全国
先进工作者王吉贵为代表，他们以科学精神攻坚
盐碱涝洼地，成功选育“茌圆金”大枣等优良经济
林品种，带动形成数万亩特色产业。他们顶住开
发压力，守护鸟类栖息地，推动林场成为国家湿
地公园核心区，实现了从“治沙”到“治业”的转
变。

第三代林业人智慧赋能，融合发展。新一代
治沙人运用物联网、节水灌溉等技术，提升林业
管护效能。他们探索“生态+”模式，让昔日沉沙
池变身生态公园，让防护林转型为亩产数万元的
高标准樱桃园、梨花景区。林下经济、绿色循环
产业蓬勃发展，真正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
银山”。

沉默的功勋。
如今，聊城的防护林网总长度超五千公里，

若将这些树排成单行，可绕地球赤道四分之一
圈。但它们的功勋，常以“不存在”的形式体现：

——沙尘暴天数从上世纪60年代的年均27
天，降至如今不足3天；

——农田小气候改善，粮食产量突破117亿
斤；

——地下水位在林带保护区域比空旷区每
年多回升20厘米；

——甚至风向都发生了改变——气象资料
显示，主害风风向在林带上风方与下风方出现了
5—10度的偏转。

“人们习惯了没有风沙的日子，就忘了风沙
曾经存在。”一位林场老职工说，“这就是我们最
大的成功：让威胁变得不可见。”

我突然明白，这些树不仅是树。它们是站立
着的誓言，是扎根大地的承诺，是一代代人用生
命与时间签订的永恒契约——人类与自然和解
的契约。

田之章：阡陌大地上的金色誓言

耕地保护不是文件上的数字，而是田埂上的
脚印。

聊城全市共有6000 余名田长，他们每周巡
田，是802.32万亩耕地最忠实的守望者。他们的
手机屏幕上，“田长林长一体化监管平台”的界面
时时亮着。目光扫过每一寸土地，查看是否有未
经许可的施工、树木是否违规种入基本农田、沟
渠是否被侵占……这已成为日常工作的习惯。

不仅如此，百米低空之上，一架架无人机正
沿预设航线滑过。这是“聊望·自然资源低空智
慧监测平台”派出的“空中田长”。全市106台无
人机，如同鹰隼，每周自动巡查每一片田野。它

们能识别人眼难以察觉的微小变化：一片突然裸
露的黄土，一排新栽的树苗。一旦发现疑似违法
图斑，系统会在几分钟内发出警报，并将任务精
准派送至属地田长的手机终端。

地上与天上，就这样被数字连接。科技带来
了效率，但真正的力量，源于一场深刻的机制革
命。在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人们用四个字
概括新战术——“四位一体”。它将耕地保护
（盾）、执法（哨）、督察（剑）、调查监测（眼）四个曾
经各自为战的部门，拧成了一股绳。

过去，发现问题需部门间公文流转，耗时费
力，违法行为往往已成事实。如今，通过一体化
智慧平台，从发现、研判、派发到现场制止、整改、
复核，形成闭环高速通道。仅过去一年，该系统
就协同处置上百个疑似问题。这不仅是速度的
提升，更是治理逻辑的根本转变：从被动应对到
主动预警，从单兵作战到集团作战。

据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统计，2023 年
至2025年，三年间聊城市净增耕地35.97万亩，
增量位居山东省前列。更关键的数字，是802.32
万亩与678.54万亩——前者是聊城牢牢守住的
耕地总面积，后者是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红线。
两者均稳超上级下达的任务指标，体现了一种

“自我加压”的守护。
国之大者的坚守。
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获得了“高规格”的回

响。聊城市已连续四年因耕地保护成效显著获
国务院督查激励或省级奖励，累计收获资金奖励
1.14亿元。莘县、茌平区、阳谷县等地也作为先
进典型受省级表彰。这不仅是荣誉，更是“饭碗
应该主要装中国粮”这一战略底线在基层得到的
坚决贯彻。

在这片被精心守护的土地上，时间不是线性
流逝的，而是循环往复的——春种秋收，夏耘冬
藏，种子变成粮食，秸秆还田又成为土壤的一部
分。这是一个永恒的圆，而人类，是守护这个圆
的人。

湖之章：黄河的血脉，长江的远音

光影流转，鲁西平原被染上一层温柔的水
色。

东昌湖的碧波，像一块被时光摩挲温润的
古老玉璧，静卧于聊城古城的臂弯里，陶醉了一
池白鹭。六百年前，光岳楼的铜铃在风中鸣响，
它所守望的这片浩瀚水面，其血脉源自千里之
外浑厚的黄河。向南望去，一座更年轻、更浩渺
的湖泊——望岳湖，正倒映着白云蓝天，它的胸
膛里，奔流着自南水北调干线而来的清冽长江
之水。

一城，双湖；一脉黄河，一脉长江。
这并非偶然的馈赠，而是一座北方古城与江

河命运主动相拥的史诗，是写在华北大地上关于
生存、梦想与融合的生动纪实。

东昌湖：黄河哺育的千年城垣。
东昌湖的故事，始于黄河的馈赠与先民的智

慧。这片总面积达6.3平方公里的水域，构成了
“城中有湖、湖中有城、城湖河一体”的北国奇
观。它的水，通过二干渠引自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黄河。黄河水裹挟着黄土高原的泥沙与历
史，在此沉淀、安歇，积水成湖，蓄水量超千万立
方米。因此，这湖便有了黄河的性格：宽厚、沉
稳，带着土地最本真的颜色与温度。

望岳湖：长江北上的时代印记。
如果说东昌湖是历史沉淀的琥珀，那么望岳

湖，则是一颗被时代精心切割并嵌入聊城版图的
崭新钻石。2019 年 1 月 20 日，是一个载入地方
史册的日子。随着闸门开启，滚滚长江水首次沿
专用导流渠奔腾涌入聊城南部的望岳湖。这标
志着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这一国家水脉，正式在此
落地生根。

它的诞生，首要使命是解“渴”。每日14.2万
立方米的供水能力，有效缓解了聊城水资源紧张
的局面，为工业与城市生活提供了坚实保障。然
而，其意义远不止于此。这项工程自设计之初，
便怀抱着一个浪漫而宏大的愿景：让长江水与黄
河水在聊城“融会贯通”。

于是，源自南方的清澈江水与来自北方的厚
重河水，在鲁西平原的河渠管网中实现了历史性
的握手。这不仅是水资源的调配，更是两种文明
底蕴、两种自然气韵在空间上的交融与对话。

双湖共舞：生命之水与诗意栖居。
今日，双湖格局已深刻重塑了聊城的肌理与

呼吸。功能上，它们形成精妙协同：望岳湖作为
战略水源，可向东昌湖进行生态补水，替代原有
的大量地下水开采，让古老湖泊焕发新生；东昌
湖则依托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继续滋养城市
的人文灵魂。

生态上，双湖如同城市的双肺。东昌湖国家
湿地公园内，栖息着百余种野生动物，维管植物
生机盎然；望岳湖的建成，则显著调节了库区周
边小气候，涵养水源，为生物多样性拓展了新境。

水，决定了城市的性格。东昌湖的黄河水，
赋予了聊城厚重与坚韧；望岳湖的长江水，则带
来了灵动与开放。“一城双湖”的格局，不再是简
单的地理存在，而是一个关于融合、平衡与可持
续发展的当代寓言。它讲述的，是一座城市如何
以智慧与魄力，将黄河的馈赠与长江的奔流同时
拥入怀中，让古老的文明脉搏与新时代的国家水
脉同频共振，最终为自身与子孙浇筑出一片生生
不息、充满诗意的栖居之地。

草之章：灵芝与桑黄的隐喻

黄河不仅冲积出丰饶的平原，也沉淀下千
年不绝的药香。

如今，这片古老的土地正进行着一场静默
而深刻的嬗变：曾深藏于典籍与深山的灵物，正
以崭新的姿态，成为驱动乡村振兴、塑造城市名
片的核心力量——冠县灵芝、临清桑黄与东阿
阿胶一同被命名为“聊城新三宝”。

灵芝：从祥瑞记载到“仙草”产业化。
聊城人与灵芝的缘分，或许早于想象。《聊

城古今五千年》记载，宋大观二年（1108年），武
水镇（今东昌府区沙镇）的都巡检司讲武亭内，
有灵芝生长。此事被视为祥瑞，甚至以此名亭，
遗迹碑刻留存后世。这抹偶然生于官署的灵
秀，仿佛是埋入历史土壤的一颗种子。

真正的萌发是在二十世纪末。1987 年，冠
县店子镇迈出了人工栽培灵芝的第一步。起初
这只是零星尝试，种植户们在闷热的大棚里摸
索，熬夜观察温湿度，盼望着菌丝能顺利撑起那
柄象征吉祥的伞盖。然而产量的提升并未直接
带来丰厚回报。很长一段时间，冠县的灵芝多
以原材料形式被低价收购，农民辛苦劳作，利润
却如孢子粉般细微飘散。

转变始于对“价值”的重新发现。人们不再
仅仅视灵芝为药材。能工巧匠开始利用其独特
形态制作灵芝盆景：一株株灵芝经精心塑形与
搭配，化为微缩的“海上仙山”或“祥云捧日”，
最长者可达1.8米，成为兼具观赏与收藏价值的
艺术珍品。同时，产业链向精深加工迅猛延伸：
破壁孢子粉、孢子油、灵芝切片、灵芝茶……科
技的介入，让“仙草”的功效以更易吸收、更便捷
的形态融入现代生活。

桑黄：古桑林里掘出的“森林黄金”。
如果说灵芝的路径是“无中生有”的规模化

创造，那么临清桑黄的故事，则更像一场对自然
遗产的唤醒与致敬。

临清市地处黄河故道，沙质土壤与悠久的
农耕历史，在此遗存下一片宝贵的古桑树群
落。其中树龄五百年以上的就有上千株，这片
穿越数世纪的绿色遗产，被联合国授予“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称号。老桑树在生长过程中，
部分树干会因真菌寄生而形成珍贵的桑黄。这
种真菌药用历史超两千年，因其稀有与显著药
用价值，在民间享有“森林黄金”的美誉。

过去，桑黄多是药农深入林间的偶然所得，
产量极低。临清人意识到，不能只做大自然的
采集者。他们依托古桑林这个天然优质菌种
库，开始了人工驯化与规模化栽培的攻坚。他
们不仅建立了规范的种植基地，更致力于产品
的深度开发。在临清的产品展示厅，桑黄已变
身为中药饮片、超微粉、颗粒剂，甚至被提取精
华，制成各类功能性食品，产品品类达六十余
种。

“东昌府有三宝，铁塔、古楼、玉皇皋。”这句
古老民谚，吟唱着聊城过往的辉煌。如今，“聊
城新三宝”的叙事已然开启。这不再仅仅是关
于三种药材的故事，而是一曲融合了自然馈赠、
历史文脉、科技匠心与市场脉搏的宏大交响。
它从深厚的黄土中生长，终将回荡于更广阔的
时代天空。

沙之章：深埋地层的黄河指纹

地质队的钻探现场往往在远离村庄的荒野。
机器低鸣，钻杆以每分钟一百二十转的速度

向大地深处挺进。每钻入一米，便取出一段岩芯
——这些直径十厘米的圆柱体，是大地写给时间
的情书。

“我们现在在二十七米深处。”一位地质工程
师戴着白手套，小心取出一段岩芯，“看，这段有
明显的层理——粗沙、细沙、黏土交替，这是典型
的河流沉积特征。”

他用放大镜仔细观察：“粗沙层是洪水期的
快速堆积，颗粒有棱角；黏土层是静水期的缓慢
沉降，质地细腻。这一米岩芯，记录了大抵两百
年间的十几次大洪水。”

钻探的位置，是1194 年黄河改道前的古河
道。地面上，这里是一片平整的麦田，无任何特
殊标记。但在地下，黄河留下了它最私密的日
记。

“聊城的地下，埋着至少七条黄河故道。”铺
开地质图，彩色线条宛如大地的掌纹，“最早的可
溯至西汉，最近的离现在也有八百多年。它们像
叠在一起的透明纸，每一层都写满了故事。”

最年轻的一条故道埋深三到八米，是金明昌
五年（1194年）那次著名改道的产物。“那次改道
持续了近七百年，直到 1855 年黄河再次北迁。
七百年间，河道如一条缓慢摆动的巨龙，在聊城
境内留下宽度达三十公里的冲积扇。”

我站在钻探留下的孔洞旁。这个直径十五
厘米的洞，像一枚巨大的钉子，把现在与过去钉
在一起。风从原野吹过，麦浪起伏，仿佛大地在
呼吸。

我突然理解了“沙”在这片土地上的完整意
义：

——在地表，它是需要治理的风沙，是防护
林要锁住的敌人；

——在地下，它是故道的遗体，记录着河流
的变迁史；

——在沉砂池，它是被驯服的资源，等待被

重新利用；
——在农田里，它是土壤的改良剂，参与新

的生命循环；
——在更深处的地层，它是地质年代的档案

员，保存着地震、洪水、气候变化的证据。
沙从未消失，它只是在不同的形态、不同的

位置、不同的时间尺度里，持续参与着这片土地
的构建。

而那些深埋地下的故道流沙、沉积池底的黄
河泥沙、被风吹起又被树林挡住的沙尘——它们
都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章节。这个故事的名字
叫“变迁”，而聊城，是记录这个故事最耐心的笔
记本。

当所有的山都沉入地下，所有的河都改变方
向，所有的湖都混合了远方，所有的田都更新了
土壤，所有的草都学会了在幽暗处积蓄力量，只
有沙，永远在移动，永远在沉积，永远在记录。

它是最轻的，也是最重的；是最易散的，也是
最持久的。它是大地的尘埃，也是时间的碑文。

尾声：七弦和鸣，一片土地的完整叙事

黄昏，我再次回到东昌湖畔。
湖水依旧在缓慢地调和着黄河的浊流与长

江的清波，但这个黄昏，我看见了更多。我看见
水下的运河古道，看见更深处叠压的黄河故道，
看见故道之下沉睡的矿藏。我看见湖水蒸发成
云，云变成雨，雨落在防护林上，林下的土壤吸收
雨水，汇入地下，与矿藏中的地热发生微妙的交
换。我看见这片水曾灌溉的农田里，小麦正在生
长，它们的根系深处，或许正触碰到灵芝菌丝的
网络。而所有这一切之下，古河道的流沙保持着
永恒的沉默，记录着每一次变化。

这就是聊城的完整叙事——不是一个一个
孤立的故事，而是一个所有故事交织在一起的生
态系统：

——山在地下，以矿藏的形式保存地质年代
的能量；

——水在地上地下流动，串联起黄河文明与
运河文化；

——林在地表站立，用年轮书写治沙的史
诗；

——田在林中舒展，以庄稼的周期演绎土地
的誓言；

——湖在城心荡漾，成为不同水源、不同文
明的交融器；

——草在幽暗处生长，将最卑微的环境变为
药用的宝库；

——沙在深处沉睡，把所有的变迁压缩进地
层档案。

七个元素，如古琴的七根弦。单独拨动任何
一根，都只是一个单音；但当七弦和鸣，便是一部
完整的乐曲。

这部乐曲的主题不是征服，不是对抗，而是
和解与融合：

——与狂暴的黄河和解，将它变为可用的资
源；

——与贫瘠的沙土和解，将它变为肥沃的农
田；

——与缺水的命运和解，引来千里之外的长
江水；

——与地下的黑暗和解，于裂隙中汲取光与
热；

——与平凡的命运和解，织就非凡的价值华
章。

聊城的磅礴，不在于任何奇观，而在于这种
“叠加”的能力——将不同时代、不同来源、不同
性质的一切，都叠加成和谐的整体。把黄河的野
性叠加成文明，把长江的远行叠加成乡土，把矿
藏的沉睡叠加成动能，把风沙的威胁叠加成屏
障，把耕地的平凡叠加成丰饶，把草的卑微叠加
成神奇，把沙的流逝叠加成记忆。

这是一种深刻的土地智慧：接纳一切，转化
一切，融合一切。不拒绝任何馈赠，也不畏惧任
何挑战，只是在漫长的时间里，耐心地寻找万物
最恰当的相处方式。

夜幕完全降临时，城市灯火倒映湖中。现代
的灯光与古老的水波交融，就像这片土地永远在
做的那样——让新的与旧的对话，让远的与近的
握手，让深的与浅的共鸣。

我最后捧起一把湖边的土。在手中揉开，借
着路灯细看：里面有细沙，有黏粒，有腐殖质，或
许还有灵芝的孢子、防护林的落叶粉末、农田的
肥料微粒、故道的古沙、矿藏的尘埃。它们如此
不同，却如此紧密地结合，成为能够孕育生命的
土壤。

这捧土，就是聊城。
不是因为它含有什么特别的成分，而是因为

它含有一切的成分，并且让这一切和谐共存。
风从湖面吹来，带着水汽，也带着远方。我

松开手，让土壤从指缝流回大地。它从未真正属
于我，就像这片土地的故事，从未真正结束。它
只是在不同的时代，换上不同的衣裳，继续它的
生长、它的循环、它的叠加。

而我们要做的，不过是做一个认真的读者，
读懂它写在大地上的密码——那些关于融合、共
生与永恒的密码。然后带着这些密码，继续我们
自己的、短暂而珍贵的人间岁月。

大地沉默，但它的故事，从未停止诉说。

鲁西大地的“七弦和鸣”
■ 赵朝庆


